
对《易经》与双性的联想

梅丹理

   我最近在想关于两性的问题。我常常借《易经》来想很多问题，因为这本书里很
多问题已经被串在一起，串得很好，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
师，让我探讨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想了解乾与坤，就必须了解双姓，因为《易经》本来是用双性的互动来象征自然
界里很多东西，很多对立面的纠缠、调和。《易经》的基本架构可以说是一种繁
衍的舞蹈，由乾和坤的纠缠、卷合而产生人生的种种境遇。

   为什么植物界、动物界里会那么普遍地存在男女、公母、雌雄、牝牡之分？
这个“为什么”是要命的！我内心的编辑都会顶我一句：“干吗想这个？”谁会真的
去想这个“为什么”？当我以为自己在想“为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想，其实只是在
那儿空想，把一些观念搬来弄去，与真相毫无关系！想一个问题必须有想的资料；
真相的水要盛出来，必须有水瓢；车开到冰雪地要装上特别的轮胎。我阅历不深，
没有能长久观察一个对我构成魔力震荡的异性而得出种种“为什么”。一个人去想这
个问题，好像一部电脑想“那股电流来自哪里”一样。电脑最应该运算的不是这个。
人最该想的是“如何相处”。

   也许这个为什么只配造物主去想。但我还是要想。
   也许我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敢想或不知如何去想我跟异性之间要怎么走向一
段美好相处的经历。

   我看了一个生物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说。他讲到后来，进入了一个如入无人境、
如入五里雾的境地，没有情侣的挑逗和穷追，也没有纠缠和失望。但他还是很尽
情地在谈生命多么需要“性”。他讲的是生命的基因组合多么需要洗牌，在有性繁殖
的条件下，每一次传代可以洗一次。父亲分出一半的牌给后代，母亲也分出一半，
合到一块儿是一个新的人。至于父亲分出哪一半、母亲分出哪一半，就牵涉到洗
牌的偶然性。谁偷偷地教会了我们那么严格复杂的发牌技术？原来我们以为是在



玩！
   远古的人进行了一番很激情的思考，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繁衍的玩法要出于严密性
和随机性的巧遇，才能产生万有。他们根据这个见解而推敲出来的象征体系，
里面有男女的激情，也有冷静的规律性。我向久违的兄弟们呼喊：你们也想了一
些“干吗去想”的问题，想得很好。我要用一些新的观念玩意儿继续想，步你们的后
尘！
   回到那位生物学家。他认为生命也需要时常修改、纠正基因组合中的每一段信息。
有性（双性）生物的细胞里都有两套基因，正好有利于参照校对，所以有性繁殖等
于是为了长期保持基因组合的完整准确而作了一番规划。如果是无性繁殖的单细
胞生物，让它们“走样”没有关系，走样到哪里也算那里，也是生命这条好汉“到此
一游”之处！但多细胞生物不能那么随便地走样：在胎儿发育的时候，每一种细胞
是靠彼此分泌的信号来转型分化，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一走样，胎儿会变成血
肉模湖的团块儿。

   基因组合中那种自发的梳理、纠正，跟一个象征的体系有一点相似。譬如某一个
象征被解释歪了，也许我们无法凭它本身的定义来进行纠正（因为像征是活用的，
要看用者的言说语境，更要看用者的心态和心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互动、互
连的象征，来察觉误读的来源。比方说，如果损卦被解释错，我们对益卦的理解
会受影响。总之，都要用参照的办法才能解释得通。把乾卦、坤卦摆在64卦最前
面很有道理，因为它们两位跟所有其他的卦都有很切身的关系。（所有其他的卦
都由乾、坤的局部互换而产生的。）要把乾、坤的意义推敲好，对其他卦的解释
才能归于圆满。因此了解“双性”（就是乾、坤）存在的道理，有利于梳理纠正每一
个单元所包含的信息。

   那个疯狂的生物学家Matt Ridley还有一招。他说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不是上面那
些，而是因为两个单生细胞交流信息时，会发生一些互相搅乱、互相啃啮的不必
要现象。没想到，那么单纯的小生命也有这个问题。
   
   单细胞的生命体经常会进行（无性别）的基因交换：两个细菌细胞会停靠在一起，
长出一个小管，由小管输出、输入一些基因和细胞汁，交流一些基因信息。单细胞
的绿藻也有这个本领。这个不叫intercourse（性交）而叫conjugation（接合）。
而我们该死的人类，因为滥用抗生素来养肉牛、肉鸡，不小心养成了一些抗药的



细菌。那些细菌靠的就是接合的作用，来传抗药的基因。传来传去，到后来它们
对很多抗生素都变得有抗药性。

   无性细胞已经具备交换基因的能力，本来不需要依靠双性的交流。问题是，两个
细胞“接合”的时候，除了交流基因也不可避免地会输进、输出一点原生质（细胞
汁）。这样就会触发收受两方细胞汁里不搭配因素的冲突。细胞汁里有一种小器官
叫线粒体，而线粒体有自己的小基因（脱氧核糖核酸）。两方线粒体的小基因，
有时因为来历不同而产生抵触，甚至会放出攻击异己的毒素（同时自己会利用一
个遮盖毒素的基因来保护自己）。

   有的生物学家有这样的理论：细胞之间为了交流大基因，多次发生了线粒体小基
因之间互相冲突的事情，耗费了细胞的不少力气，因而摸出了一个规律：交流的
时候如果能把基因浓缩起来、包装起来（像精子那样），只输出基因不输出细胞
汁，就会避免上面所说的抵触。新接进来的基因，总要靠受者细胞汁的运作（相
当于卵的作用）才能打开“包裹”，让新进来的基因与原有的基因结合起来。后来因
为有一方经常扮演受者的脚色、一方经常搬演授者的脚色，就有分工的倾向。那
个只受不授的细胞应该是产卵细胞的前身，那个只授包裹的细胞应该是产精细胞
的前身，但是它们由此出发，如何成为多细包生物里专门负责产精、产卵的“配子
细胞”，还是一个谜。生命进化到灵猿再到人类，已经跨越了好几个神秘的深渊。
有意思的是，在刚刚开始形成双性的时候，生命似乎经历了一番挣扎，到现在还是
一种挣扎。在原始细胞那里，因为基本生理构成而形成的挣扎，促使它们转入一
种分化，绕了一个弯，希望因此以更美好的方式互相寻觅而达到更高的结合。造
化还帮我们配上种种让我们互相吸引、互相眷恋的“装潢”。但内部的自我需求比以
前更复杂，还有更刻骨铭心的精神体验。生命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容易疏离、
容易产生抵触的状态。从这个状态中，总有一个内在驱使力，要我们再一次的出
发寻找一种新的男女结合方式，或者更好是寻求新层次上的男女结合。
我读《易经》，常觉得它在寻求一种递进的结合。所以乾、坤转入人生各种境遇
以后，从永恒的原形转入时空的遭遇以后，一方面会产生会产生其它的诸卦，一
方面会使乾、坤各爻变得更丰富。

   因为有一位女人曾经对我构成魔力的震撼，所以有很多要想的东西。我想编织一
段思想的云锦作为供物，来证明人的互相招唤是神圣的。



                                                                       


